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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女性主义理论思潮在当代中国经历了从“女权主义”到“微笑的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在这一过程

中，女性主义话语不断遭遇曲解、质疑，产生女性主义者身份自认与指认的错位、创作意图与解读的背离。而思

维和策略的调整或转换，意味着充满背叛、颠覆、先锋精神的女性主义已逐渐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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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够否认，女权 / 女性主义理论是 20

世纪最具先锋性的社会理论之一。它在进入中国

文学界之后依然沿袭着它激进的锋芒，充满了创

造性、叛逆性以及颠覆性。然而，在女性主义理论

传播的开始阶段，它即遭遇被误读、曲解和篡改的

文化语境，多数文学批评者、创作者以及接受者对

女性主义思潮的袭来，持严阵以待并严加防范的

态度。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环境进一步宽松，一

些先锋女作家开始直率地宣称自己女性主义者的

身份，以女性主义话语主导创作实践，而同时，文

坛上质疑与谴责的声浪也从未中断。尤其值得深

思的是，致力于改善女性生存境遇的女性主义理

论遭遇到来自女性的否定甚至批判。她们似乎更

愿意认同这样一种说法：我是女性，但不主义，或

者干脆宣称“我不是女性主义者”。张洁、刘索拉、
王安忆、张抗抗、李子云、李小江、崔卫平等知名女

作家和女批评家都曾作出过类似表述。
“反女性主义”症候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女性主

义理论本身的不断完善，发生了微妙变化。曾经对

女性主义理论持强硬态度或敬而远之的女性的态

度有所缓和，即便仍然不愿承认自己即女性主义

者，但至少不会忙于撇清，而能够以较平和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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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之。女性主义理论与思潮在当代经历了从否认

怀疑到宽容接纳的变化过程，并从边缘走向中心。
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主义理论逐渐销蚀了原有的

先锋品质，从“女权主义”的咄咄逼人，发展为佩戴

着“微笑”徽章的“女性主义”，并出现了创作者身

份上自认与指认的错位和创作实践上意图与解读

的背离。女性主义与反女性主义的矛盾发展凸显

出复杂的历史社会及文化的原因。

一、从“女权主义”到“微笑的女性主义”
20 世纪初期，人们将 feminism 译为“女权主

义”，突出了女性在社会政治权利方面的主张和要

求，也蕴含了女权主义运动初期激进极端的批评

立场，而随着这一理论进入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

用“女性主义”取代“女权主义”，似乎更能概括女

性除了已经基本获得的政治和工作权利以外的文

化、教育、法律等方面的目标。从“女权”到“女性”
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意味着中国女性运动思维

和策略的调整或转换。然而，所谓“以两性和谐发

展的意识替代两性对抗的意识”〔1〕从另一种角度

上看，也意味着女性主义理论思潮原有的先锋意

识、颠覆精神及创造力和破坏力的逐渐消解。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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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从“两性对峙”到“公正和谐”的发展过程，也

显示出中国传统的中庸和谐思想的强大的潜在控

制力，那么这到底意味着进步，还是意味着倒退，

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中国女性主义理论的传播以及女性主义创作

实践的产生发展与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紧密相连。
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发现一样，西方女性

主义理论与实践成为我国文学界的又一方向标。
然而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毕竟存在人文环境的差

异。当女性主义理论来到中国时，西方妇女们亟待

解决的政治经济问题都已经在新中国先进政权的

领导下实现了，然而，面对传统文化中有着强大惯

性和惰性的性别歧视的客观事实，中国女性却没

有理由轻松，她们要面对的困难并不比西方女性

在女权运动初期所面对的困难容易解决，而在这

一点上，中国女性可以和西方女性主义达成完全

的共识。因而，当西方女性主义的触角开始由政治

运动领域伸向文化批判领域形成的诸多言论观

点，正是与中国女性最能产生共鸣的地方。对于中

西方女性同样适用的是：在文化层面上，女性的境

况并没有因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而发生根本

改变。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阿德里安娜·里奇

（Adrienne Rich）在《生来是女人》中说：“父权就是

父亲的权力，父权制指一种家庭———社会的、意识

形态的和政治的体系，在此体系中，男人通过强力

和直接的压迫，或通过仪式、传统、法律、语言、习
俗、礼仪、教育和劳动分工来决定妇女应起什么作

用，同时把女性处置于男性的统辖之下……”可
见，进入文化批判的女性主义通过揭示人类文明

中的父权制本质，强烈要求打破现存两性秩序，重

新确立女性地位和角色，这一任务对于中国女性

来说同样严峻而迫切。
中国女性主义者继承了西方女性主义先锋激

进的姿态和颠覆男权的倾向。对于 20 世纪 80 年

代后期和 90 年代的许多女作家———张洁、王安

忆、张抗抗、残雪、徐坤、陈染、林白等来说，她们所

进行的是一场文化批判，对立面不是男性，更不是

某个具体的男人，而是父权制。她们在作品中用女

性视角重新审视父权制社会的一切现象及一切价

值判断，拒绝承认和服从父权社会强加的既定的

价值体系，并潜藏着巨大的对父权体制的颠覆欲

望。可以说这是两千多年来处于文化弱势和边缘

地位的女性意识的总爆发。解构男性中心文化、解
构男权话语，同时树立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建构

一种新的与之抗衡的女性文化。中国的女性主义

者就在这一解构与建构中完成自我的蜕变。
一时间，女性主义在文坛上掀起了创作与批

评的高潮。然而，也正是因为学界对这些作家们的

所谓“极端”、“偏激”、“泄私愤”、“歇斯底里”等一

边倒的恶评的出现，使女性主义理论的倾向开始

调整，女作家们自觉做着反省，理论者们也忙着理

思路，从而在进入 21 世纪前后，女性主义开始走

向“和谐”，“双性同体”理论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

和接受，对此，文坛上下一致叫好。
由荒林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

国女性主义》更是举起了“微笑的女性主义”的旗

帜，向男士们露出蒙娜丽莎式的笑容，表现出对男

性的“关怀”。她们还说“男性批判”也是一种“男性

关怀”。除了“微笑的女性主义”、“男性批判”和“男

性关怀”，中国女性学界还提出“中国女性主义”、
“双性视野”、“两性对话”等等，无不表明了中国女

性主义策略思想的改变。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女

性学界成长的一个重要标志”〔2〕，但笔者却看到其

潜含的危机。这一向男性社会示好的举动，是对以

往“不成熟之举”的一个忏悔，它既消解了以往女

性主义者们所作出的努力，也模糊了今后要实现

的目标，可以说，这是由于对女性问题的严重性和

女性主义创作取得的成绩认识不足造成的。我们

应该记得并留恋，作为先锋者的女性主义曾经的

“极端激进”、“歇斯底里”、“怒气冲天”给予过无助

的女性多少力量与信心，让多少腐朽没落的男权

价值观念无处遁形。
“她聚焦于两性关系问题，既探讨女性问题，

也探讨男性问题，谋求两性的和谐发展；她批判男

性，试图解构男权中心，同时又关怀男性，不激化

两性的对抗和冲突；她不以偏颇激进的姿态，而以

公正平和的姿态出现在国人面前。我们在这里所

看到的是一种平权的女性主义，而不是霸权的女

性主义。”〔3〕显然，“霸权的女性主义”不再的同时，

激进的勇往直前的女性主义也不再，女性主义失

去了锐利锋芒之后，已经堕落为一种圆滑世俗的

社会学观点。先锋性的消解和战斗锋芒的退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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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证了社会的发展或是女性主义的发展的同时，

不能不说也留下了遗憾。因为新生的力量愈趋温

文尔雅，但曾经那些混迹于人群、脸不变色但精神

超拔的卓尔不群的先锋，好于先锋的缺阵。

二、女性主义者身份指认与自认的错位

近三十年文坛上出现了一些被指认为女性主

义者的女作家，如张洁、张辛欣、王安忆、徐坤、残
雪、林白、陈染等，她们的作品被研究者看作是对

女性主义理论的最好印证和阐释。有关这些女作

家作品的评论文章几乎都少不了要做一番女性主

义的解读。但是人们忽略了这些女作家对女性主

义理论的认识和理解并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同

样被看作性别色彩鲜明、女性意识强烈的她们在

对待女性主义理论的态度上大相径庭。以王安忆、
张抗抗、张洁、铁凝为代表的女作家强烈否认被视

为女性主义者的说法，对于他人的“误认”、“误

读”，她们表示出焦虑、无可奈何和不乏反感的态

度；而陈染、徐坤、林白等人则毫不忸怩地、坦然地

宣称或默认自己女性主义者的身份，她们用作品

表明立场观点，显示出单纯、勇敢和热情。
琼·西蒙说：“有件永远令人心烦的事，就是媒

体总散发出视‘女性主义’为负面词汇的讯息，使

得女性害怕被称为女性主义者，即使她们是非常

活跃的女性主义者，她们也否认女性主义……一

旦被贴上女性主义者的标签，那么你的作品要获

得曝光、提升、推动则会变得非常困难……现在的

女性不喜欢被分类成女性主义者，因为她们害怕

再次地被边缘化。”〔4〕但对于王安忆、刘索拉、张抗

抗、林白等女作家来说，她只说对了一半。她们屡

次否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并非害怕“边缘化”。因

为恰恰相反，对于当时的中国女作家们来说，如果

主动声称自己女性主义者的身份倒会博得更大的

关注。那么，为什么她们的作品中在客观上体现了

女性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却又极力摆脱被贴上

“女性主义”的标签呢？下面我们以王安忆思想发

展曲线为例进行分析。
早在 1989 年，王安忆在与台湾女作家李昂的

对谈《妇女问题与妇女文学》里表达了自己对女性

经验的理解。王安忆说，“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女人

这一点”，是“现在中国妇女面临的最重要问题”。

她觉得“中国女人好像还不会怎样做女人”，因为

她发现“我们有些女孩子非常粗鲁，她们在厨房里

也不能做得很像样，对丈夫也不知怎样对待”。那

么应该怎样做女人呢？她说：“一个女孩子总是应

该温柔些吧，要有礼貌，对人要体贴一些”。与李小

江反对“妇女回家”不同，王安忆“特别想回到一种

自然的社会处境，就是男人在外面赚钱，而女人则

把家里搞得非常美好，让他回来休息”。在此次对

话中，王安忆反复强调了中国大陆由于经济发展

落后，很多所谓的女性主义问题实际上是物质匮

乏、经济不发达而导致的问题。如果以女性主义理

论观照王安忆的言论，显然这是出于一位站在男

权立场、被男权思想驯化并驯服的女性之口，翻出

20 年前的语录似乎有失厚道，但遗憾的是，20 年

后王安忆的思想发展还是稍显缓慢。
如果说在女性话语并不突出的 80 年代，王安

忆表现出对男权社会对女性角色安排的认同和顺

从并不奇怪的话，到了 2003 年，在王安忆发表了

“三恋”系列、《叔叔的故事》、《长恨歌》、《富萍》等

一系列被视作经典女性主义文本之后，她对女性

主义理论的误读就让人匪夷所思了。
1997 年，王安忆说，“人们早在我写作‘三恋’

的时候，已经将我定于‘女性主义作家’，其实要说

自觉地以女性主义观点写作的，《姊妹们》是唯一

的一篇。”“我只想就此说一句，西方女性主义概念

难免有一股霸权主义的气味，所以，身处发展中国

家的我，也无法与此认同。”〔5〕其实西方的女性主

义理论流派众多，很难用“有一股霸权主义的气

味”来概括，而且即使存在着某些带有“霸权主义

气味”的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也不能成为中国不能

有自己的女性主义文学的理由，更不能认为中国

的女性主义文学必然也带有霸权主义气味。而另

一方面，王安忆把《姊妹们》这篇小说称为“是自觉

地以女性主义观点写作的”，很显然是对女性主义

理论的误解。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一群出阁前的乡

村女孩子们的生活，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女孩子

们一种顺从于命运安排的自然状态，当然，也可以

说“很美”，但却体现不出丝毫女性自我意识。由此

我们可以推测，王安忆理想中的“女性主义”应该

是什么样子。
2003 年，王安忆又说：“我和张洁不一样，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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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没有那么多仇恨。”“如果说女性主义，我觉得

中国只有一个是女性主义，就是张洁，其他人我都

觉得够不上。”这句话显然是不准确的———也与前

面她对女性主义的理解相矛盾，对男性社会或某

个具体男性的仇恨并不是女性主义的标签，因为

女性主义针对的只是父权制。
在这次谈话中，王安忆还说：“性别对我的作用

不是很大。有人问我是不是自己的经历比较顺利，所

以我才没有感到性别的压迫，我想是这样。我虽然是

家里的第二个女孩，但从来也没有受过什么歧视；相

貌么也过得去，要是太漂亮恐怕也不好了”〔6〕。从这

段话中我们看出，其实王安忆不是对自己的性别不

敏感，而是对周围、对整个社会环境中的性别因素

不敏感，并多少带有贵族式的优越感。
但王安忆又是矛盾的，虽然对女性主义持漠

视态度，但事实上她并不是一个对周围世界漠不

关心的作家。她描写女性的生活与情感，很少以男

性为主人公，中性、大气、余裕的作品格局始终是

她所追求的，而她所有的反感、偏见和厌恶只针对

某些女性主义创作与批评的偏狭、局促和小家子

气，理解这一点，即能理解她下面的话：

问：为什么您写了那么多女性？

答：就是因为审美，因为女性比男性更有审美价

值。因为对我们写小说的来说，决定写这个不写那

个，就看他们哪一个更能进入小说。男性走上社会舞

台比较早，他们简单。女性，可能比较是情感的动物，

更丰富，有内涵。
问：中国的女作家里对谁比较认同？

答：迟子建

问：外国的女作家呢？

答：托妮·莫里森。她的女性主义是我最能接受的

一种女性主义。她考虑的不单是性别，还有种族和阶级。
问：……比如铁凝的《玫瑰门》，林白的《一个人

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她们都有一种非常自

觉的女性意识，比较自觉地塑造一个女性特有的世

界。在这个世界里，男性都是被放逐的，或者说被解

构，被颠覆的。总之，这是一个纯粹的女性的世界。
答：我没有看过，你举的这些我都没看过〔7〕。
显然，王安忆“没有看过”的说法可以置换为

对目前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和批评不认同的态

度，理由包括：女性主义创作和批评不应该把性别

因素作为唯一的压倒一切的标准；女性主义的提

倡不应使女性创作陷入狭小的格局；“仇恨男性”
的女性主义是不能让人接受的。

王安忆的声音并不孤立，与张抗抗等人的说

法大同小异。有人说：“正是在这种男权文化的长

期熏染、浸淫之下，不光男性社会对女权充满蔑

视，甚至连女性自身也对女权怀有莫名的偏见而

缺乏正视的勇气。”〔8〕也有人认为：“这些作家对待

‘女性主义’的认识上考虑到了自己的中国立场，

而不是有些论者认为的那样是由于对‘女性主义’
的无知，或是对女性主义心存‘曲解’。……这些作

家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基于自身现实处境的认知

判断。”〔9〕似乎都有一定道理。
王安忆们一再强调她们是站在“人”的立场或

“审美”的立场，对批评界强加的“女性主义者”的
帽子有很强抵触情绪，于是在《弟兄们》中，王安忆

通过小说情结的发展，轻巧地瓦解了被女性主义

者浓墨重彩渲染的姊妹情谊，证明了所谓的“姐妹

之邦”是多么地不堪一击。她还写出连标题都极为

男性化的《遍地枭雄》。全部人物都是男性，完全不

涉及情爱，这在王安忆的写作中绝对是第一次。回

顾王安忆的以往作品，从“三恋”、《流逝》，到《妹

头》、《富萍》，到《长恨歌》等等，几乎都是以女性为

主角，即使是《叔叔的故事》也涉及到女性配角，正

如她所说的，女性身上更具审美价值。但这次她似

乎嘲弄了那些热衷于将她的作品作“女性意识”、
“女性立场”或“反抗男权”解读的批评者们。然而

遗憾的是，这部作品并不成功。题材不是作家熟悉

和擅长的，男性人物心理的把握也不出色，全篇琐

碎冗长。由此可以看出，女性作家如果有意回避自

身的性别气质、有意以“中性”示人并不是明智之

举。
那么，王安忆等人究竟为什么要对“女性主

义”敬而远之呢，从上面的阐述中，我们会发现其

中最直接的原因还在于她们对“女性主义”内涵的

片面、肤浅、僵化的理解，即仅仅将“女性主义”理
解为女性对男性的“夺权”，是对男性剑拔弩张张

牙舞爪地报仇。她们满足于在社会、政治层面上

“男女平等”局部、表层的有限实现，并据此轻率地

想当然地怀疑、忽略乃至取消“女性主义”存在的

现实合法性。然而事实上，男女平等不仅仅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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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政治层面上的平等，还必然包括文化、观念层

面上的平等，就是说，“女性主义”所极力对抗和试

图改变的是所有造成女性无自主性、附属性和次

性地位的权力结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以争取

享有身为人类的完整权利。但就中国的历史传统

和现实境况而言，这两个层面上的平等尤其是后

者，都远未实现，因此，“女性主义”的存在完全有

着现实的必要。
其实王安忆、张抗抗们大可不必与女性主义

如此水火不容，她们没有意识到或不肯承认的是，

她们已经代表了中国女性主义链条中不可或缺的

一环，她们已经在有意无意间具有了女性主义的

意识、眼光和理论武装，成为多元化的女性写作中

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三、女性主义创作意图与解读的背离

一些作家拒绝批评者将自己的创作作为女性

主义文本解读的现象，说明在作家与批评者之间

存在着自我确认与他人指认的矛盾。然而，在纷繁

复杂的创作与批评中，还有与此相反的另一种情

况，就是部分先锋女作家自觉站在女性主义立场

上，创作出大量从女性视角出发，描写女性生命体

验的作品，但却遭遇批评界一连声的“棒喝”，批评

者们认为这些女性主义创作存在种种偏颇和局限

性，也就是说，在文本的创作意图与解读之间产生

了巨大偏差和背离。
陈染、徐坤、林白等女作家将对女性主义理论

的理解熔铸到创作过程中，使得她们的文本别具

一格令人瞩目。陈染的《破开》可以看作是先锋女

作家在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寻求女性解放的激

进呐喊：题记“谨给女人”，写作主旨是对“他把女

人往天上一抛，那女人至今还在空中悬浮”的女性

文化无根状态进行“破开”。而写在《巫女与她的梦

中之门》中的诗句：“父亲们 / 你挡住了我 //……即

使 / 我已一百次长大成人 / 我的眼眸仍然无法迈过

/ 你那阴影 /……你要我走出多少无路可走的路程 /

才能迈出健康女人的不再鲜血淋漓的脚步”，更是

显示出女性抗议父权制的一种清醒，一份自决。
徐坤更是在面对来自男性社会的挑战、污蔑

时，勇敢地站了出来，发出女性主义的战斗檄文。
1995 年 12 月 20 日，《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丁来

先的《女性文学及其他》，对女性文学中出现的某

些性体验描写进行道德审判，暗示林白、陈染等人

的女性小说为“准黄色”、“助纣为虐”，并作痛心疾

首状。对此，徐坤在 1996 年 1 月 10 日的《中华读

书报》上发表《因为沉默太久》进行了回应，她说：

“当整个历史和现实都已变成了男性巨大的（实际

上非常孱弱）菲勒斯的自由穿行场，未来的云层和

地面上竞相布满了男性空洞的阉割焦虑的时候，

女性以她们压抑已久的嘶哑之音，呼喊与细语出

她们生命最本质的忿闷与渴望，……表明她们心

底的不甘和颠覆的绝决，……若不在沉默中爆发，

便是在沉默中灭亡。一旦铁树开花，哑巴说话，会

招致一些惊异或怪异的目光，就显得十分正常

了。”此事件成为女性主义作家回击维护男权制的

保守势力的典型案例。
林白对自己女性主义者的身份持默认态度〔10〕。

她的作品摆脱男性书写的逻辑，不欲给历史、给时

代作证，她只愿给自己、给女性作证。她的《同心爱

者不能分手》、《子弹穿过苹果》、《一个人的战争》
等作品从历史的神秘黑洞中打捞起来的女性经

验，使女性直面自身。而大胆展露女性的感受和体

验，尤其是女性隐秘里向来不为人知的感受和体

验，一贯都是女性主义者的立场。这样，天下所有

妇女的经验就变成了凯米·莱特所谓的“共有财

产，一笔可以互赠的遗产”。
无论是陈染、徐坤，还是林白，她们都将女性

主义的颠覆姿态走向极致。走出历史的影像，走出

镜像的困囿，使女性话语在对男权中心文化的反

抗、颠覆中发出带血的长啸……但是，这些丰富的

女性主义文本遭遇的是来自批评界的“棒喝”。值

得深思的是，这“棒喝”声不单来自男性批评者，也

来自同性的女性批评者。如果说，来自男性批评者

的声音不可避免地带有男权中心的视角，他们对

女性的“诋毁”是历史的、文化的，带有“第一性”一
贯的霸权色彩和优越感，那么，来自女性批评者的

声音又说明了什么呢？

崔卫平的《我是女性，但不主义》成为很多女

性作家的口头语，这里甚至包括林白、徐坤。而她

的另一篇论文《我的种种自相矛盾的观点和不重

要的立场》对女性主义文本与批评进行的反思中

具有代表性，涵盖了现有对女性主义理论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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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的主要声音。
崔卫平对目前以女性主义理论出发所进行的

文学创作产生忧虑，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作
家看待世界的目光及所看到的世界都会发生倾

斜。人们将无法看到这个世界中的许多其他东西，

其视野将大受限制，一个受控制的、不自由的头脑

是不适宜写作这种本质上是精神自由的活动的。
二、将愤怒和积怨带进文学，会造成文学意义上的

句子、段落、结构等不堪忍受的重负，会给想象力带

来意想不到的损害。由于缺少艺术上必不可少的距

离、尺度和分寸，到头来甚至分不清哪儿是真实的

或想象的经验，哪儿是虚张声势、自欺欺人；从自白

的愿望出发，最终变成了自我虚构、自恋和自媚。”
事实上，那些数不胜数的反思女性主义理论

与创作局限性的文章里，都大同小异地表达了相

似的观点。这样，林白、陈染、徐坤等作家在文本中

所表达的性别意识遭到了怀疑，有人怀疑她们夸

大了性别意识对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使她们

在眼界上陷入狭隘的境地；人们还对她们描绘女

性的身体、暴露性的感受不解，认为这种所谓的先

锋与前卫，这种对男性权威的颠覆其实正好迎合

了男性窥视的目光。其实，这些批评的声音有一定

的合理性，但如果进行认真推敲，又会发现它们并

非如其所自以为的或所显示的那么义正严词、公
正客观。例如，女性主义理论是否就意味着女作家

因此而“视野将大受限制”，女性主义影响下的女

性作品是否就必然是“自恋和自媚”，“将愤怒和积

怨带入文本”是女性主义文本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还是以偏概全，以及文学创作是否有必要分清“哪

儿是真实的或想象的经验”，等等。显然，这些理论

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然而，在批评界目前附和之

风大行的今天，很少有人能耐心分辨其中的差别。

总之，持女性主义立场进行创作的女作家们

在批评界的一片围剿声中，确实有很大震动，不管

是主动退却，还是被动迎合，总之在客观上最终满

足了批评界的期望：林白从自我的镜像中走出，写

出《枕黄记》和《万物花开》；张洁消解了激越怨恨，

发表以一幅古画串联起的爱情纠葛《知在》；王安

忆、铁凝等人相继调整了写作方式，以深度写实主

义的手法切入历史，将女性成长与时代历史的变

迁结合，发表《富萍》、《笨花》等作品；陈染一度搁

置小说创作，陷入长久的沉默思考，后在散文创作

中释放以往的紧张压抑，显示出在迷失中超越的

心态。这些作品“用准确的、简朴的、温润的、结实

的方式来表达人的平凡生活”（铁凝语），标志着女

性主义已经走过了巅峰时期，堕入平凡“和谐”。先

锋不再，各种错位、背离与矛盾趋于所谓的“好

转”，似乎皆大欢喜，只留下人们对先锋精神的无

限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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